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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文学中摩门女性形象流变:1840s—1940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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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 要:1840s—1940s,美国文学中摩门女性形象历经变迁,呈现出鲜明的对立特质。盐湖谷

定居阶段,摩门女性文学书写突出“天母”意象,以此作为本族女性的理想化自我,借以强化族群特

异性;犹他建州前后,美国主流文学中的摩门女性多以傀儡和受害者形象出现,被用以坐实摩门式

婚姻是道德污染源的指控;废除多妻制的后《宣告》时代,摩门女性形象呈现兼具族群特色与美国

属性的同质化特征,其曾刻意凸显的族裔特色最终难逃被消解的命运。摩门女性文学形象博弈的

背后,蕴藏着摩门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形塑,揭示了民族融合大趋势下美国西部

文化内部的冲突和裂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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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angesofMormonFemaleImagesintheAmerica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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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ImagesofMormonwomenintheAmericanliteratureunderwentdrastic
changesandregisteredantithesisbetween1840sand1940s.Duringtheperiodof
SaltLakeValleysettlement,“Motherin Heaven”wasaprominentimagein
Mormonfemalewritings,servingastheidealselfforMormonwomensoasto
consolidatetheuniquenessofitsethnicity;duringtheperiodof Utah State
establishment,Mormonfemaleimagesoftenappearedinthemainstreamliterature
aspuppetsorvictims,helpingtojustifythechargesofMormonmarriageasthe
sourceofmoralcontamination;duringtheperiodofPost-Manifesto,Mormon
femaleimagestended to embody thefeature of homogeneity,namely,a
combinationofethniccharacteristicsandAmericancommonness,makingthehard
assertedMormonethnicitydoomedtodissolve.Behindtheliterarycombaton
Mormonfemaleimages,thereexistMormonself-awarenessandself-fashioning
duringdifferenthistoricalperiods,whichrevealstheculturalconflictsandgaps
againstthegeneraltendencyofnationalintegrationintheAmericanWest.
Key words: Mormon female image; minority literature;literary combat;
self-fashioning

  虽然摩门人被界定为“一个独特的族群,具有

内在的同质性,是美国宏大语境中运行良好的多

元文化群体之一”[1],但在其180多年的发展历程

中,它因自称是唯一真正基督教而被美国主流社



会归为“异端”;也因公开违背美国立国之基的民

主政治主张,推行多妻制,而被等同于奴隶制,被
称为“野蛮制度的双生余孽”[2]。起源于美国本

土、扎根于犹他地区的摩门族群是美国西部拓殖

史上的一支“逆流”。本文将历时性地考察美国文

学中与摩门女性形象相关的文学创作,重点分析

盐湖谷定居阶段、犹他建州前后、废除多妻制的后

《宣告》时代三个时期的摩门女性形象,系统探究

其差异与变迁历程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由。历

经百年书写,摩门女性形象已然成为美国文学的

有机组成,不仅影响到后代女性的自我定位与价

值认知,也关系到摩门族群的总体形象建构和普

通美国人对摩门人的观感。从摩门作家的创作

看,摩门女性文学形象在摩门族群建构中发挥重

要作用,主要表现为摩门族群依凭文学创作来表

达其宗教观和价值观;非摩门作家笔下的摩门女

性形象,是深层次文化冲突和博弈的表征,揭示了

美国社会制度形成过程中,西部地区所发生的异

变及这一异质力量的持续作用力。在这场文学博

弈的背后,蕴藏着摩门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自我

认知与自我调适。

一、天母:早期摩门女性的

理想化自我

  “摩门作为少数族裔,与犹太裔、华裔等明显

不同,它是源自新英格兰本土的特殊‘族群’,它与

美国主流文化的冲突不是与原有族裔心理格局的

冲突,而是从其内部滋生的冲突。”[3]对于摩门族

群独特的文化属性,美国西部史学与文学巨匠华

莱士·斯特格纳曾犀利地指出:摩门人之间有着

独特的社群关系,形成的文化是“一种乡土主义、
狭隘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奇特混合”[4]。著名批评

家哈罗德·布鲁姆将摩门创始人约瑟·斯密与众

多美国文学家甚至林肯总统相提并论[5],在《美国

宗教》中他称摩门属于“美国信仰中最具美利坚特

质”的本土宗教[6]46。
早期定居犹他边疆地区的摩门人多来自美国

东部,自1847年开始逐步迁居盐湖谷地区。在生

计艰难的西部荒野,这些迁居者“强烈抵触阅读虚

构故事,对撰写虚构故事的偏见尤甚”[7]。此时的

书信、演讲、日记、日志以及布道词等构成了早期

犹他文学作品的主体。《虔敬的民族》收录了摩门

文学早期最具影响力的作品,相较于小说而言,集

子中的诗歌占比甚高,可见具有高度文学性和表

达力的诗歌在边疆开拓时期颇受摩门书写者的青

睐。“可能因为受其宗教信仰和经历影响较深,摩
门诗人往往重内容轻形式。摩门诗歌多以赞美诗

开篇,继而用强劲的叙事诗体来赞颂殉教的先知

和壮丽的历史,以强烈的训导为结语。”[8]以此为

发端,逐渐形成了19世纪80年代摩门“家园文

学”(homeliterature)诗歌的典型范式。
摩门文学中的第一位女性形象便出现在早期

边疆诗歌中。伊丽莎·斯诺被称为“锡安女诗

人”,是摩门历史上社会地位最高的女性。斯诺的

身份变化极具戏剧性,作家吉尔·德尔认为,“她
(斯诺)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精神上实现了从基督

教原始主义者向末日圣徒、从单身成年女性向两

位先知的妻子、从忠实的追随者向著名的领导者

的转变”[9]。在日记中,斯诺写下在入教当天夜里

的梦境:她看到一根超长的蜡烛从脚边燃起。她

相信自己得到了神谕,要用智慧之灯来照亮自己

和其他信徒的人生之路[10]。这样的阐释来自她

对自身才华和能力的肯定,她将创作摩门诗歌奉

为宗教使命,是响应“神的召唤”。她一生中创作

了500多首诗歌,致力于赞颂信徒们的劳作和虔

诚,成为当时以及后世犹他摩门作家的圭臬。“她
写作时总是心怀特定的读者,通过特定的报纸来

传达给已知的读者群,她写诗的目的往往是为了

庆祝重大的事件、维护某种正义或者进行道德训

诫。”[11]她的作品影响广泛,《斯诺诗集Ⅰ&Ⅱ》以
及日记随笔等记录了摩门族群的西迁和拓殖历

程。斯诺最广为人知的诗歌是《啊,我的父》,诗人

勾勒了一幅天国家庭图景,明确了上帝妻子“天
母”的存在与地位,突破既有的信念体系,将女性

身份和价值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。斯诺在诗中

自问自答:
“在天堂里,我们的父母难道形单影只吗?
不,这种想法必会招来理性的怒目;
真理就是理性

永恒的真理告诉我,
那里我的天母无时不在。”[12]

此诗随后被谱曲并广泛传唱,天母被塑造成

守护神和引路人,成为后世摩门女性的最高愿景。
这首诗确立了斯诺卓越的文学地位,但需注意的

是,斯诺与当时所有摩门人一样,她人生中“首要

的、终极的、时刻不忘的事,一直都是致力于摩门

的成功”[13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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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摩门族群来说,“天母说”的出现是一种必

然。“无论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生殖能力与性吸

引力遭到何种程度的贬抑与商品化,她们在思想

和感情中的平等观念都不会被消灭。男子必须在

男性神身上找到彼此相似之处,同样只要女性神

依旧存在并被认为统治着人类生活,女人就必须

找到自身与女神的相似之处。”[14]摩门女作家埃

米琳·威尔斯高度认同天母理念,并评价说,哪怕

仅凭这一首诗,斯诺也会永驻摩门人心间[15]。斯

诺为犹他地区特有的修辞话语的诞生做出了重要

贡献,也孕育了摩门女性自我认知理念并使之成

为群体认同的基石。苏萨·杨·盖茨在20世纪

初进一步阐发了天母形象对摩门女性自主思想和

母性价值观的影响。她恰当地概括了天母的特殊

之处,“神圣的母亲,与神圣的父亲比肩而立,平等

分享等量的权利、特权和责任”[16],并宣称在女性

塑造方面,天母甚至超越上帝,是“更加出色的缔

造者”[17]。在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运动中,身
处盐湖城、不愿与教会决裂的摩门女性信徒试图

为女权运动正名,她们从教义内部重新阐释摩门

神学体系中天母所象征的地位和力量,借此来论

证摩门女性自始至终都享有神权,因而不需要从

摩门男性那里乞求权力[18]。在文学领域中,天母

形象一直是摩门创作中女性意识与家庭核心概念

的根源所在。
早期摩门叙事中的天母形象,强化了摩门族

群的特异性,凸显了这一时期摩门文学的神学指

向和修辞特色,增加了摩门族群的凝聚力,培养并

赞颂了摩门人的地域意识,成为摩门族群女性成

员的典范与标尺。同时,天母形象的诞生给摩门

女性一种虚假的想象,以斯诺为首的女性作家大

肆宣扬摩门女性是同时代所有女性的典范先锋,
在宗教和日常生活中推动了地方势力实体的建

构。然而,当摩门文化因多妻制问题引起美国主

流的关注与声讨时,文学作品中的摩门女性形象

塑造成为文化冲突战场上双方博弈与对抗的

工具。

二、道德污染源:反摩门小说中

的女性傀儡形象

  斯特格纳认为,“美国西部”是个“从未存在的

过去”[19],现实的美国西部与大众认知中的美国

西部之间存在巨大差距,因而“西部文学成功与

否,往 往 取 决 于 它 是 否 具 备 西 部 流 行 神 话 元

素”[20]。19世纪中后期兴起的反摩门小说,受益

于也进一步固化了这样的神话元素:生活在犹他

地区的摩门人是一个可怖可憎的另类存在。反摩

门小说中的摩门女性通常以傀儡和受害者的形象

出现,借以坐实摩门是美国文化道德污染源的

指控。

1852年著名的废奴小说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
问世之际,摩门教会宣布了所谓“永世婚姻”的神

启,秘密实行的多重婚姻制度被公开认可,并成为

检验信徒的标准。这等于在现实生活中承认了一

夫多妻制的合理性。据统计,1860年摩门信徒实

行多妻制的比例高达47%[21]。此时世界上第一

部女性问题专著《十九世纪妇女》业已问世,全美

妇女代表大会召开,东部联邦政府正积极立法保

护妇女权利。在此背景下,揭露和批判摩门族群

倒行逆施的通俗小说盛极一时,“19世纪的反多

妻制文学如此生动、如此有鼓动力、如此流行,以
至于历史学家从未完全摆脱它的影响”[22]。

四部由女性作家创作的小说丰富了人们对多

妻制摩门生活的想象,掀起了第一波反摩门文学

浪潮,激起美国社会对西部犹他人的全面警惕。
《摩门妻子》的作者梅塔·富勒指出:“奴隶制在我

们看来是令人厌恶的,但我们认为一夫多妻制对

社会和政治纯洁而言更加可恶、毒害更大。”[23]如
书名所言,小说“记述的事实比虚构故事更加令人

难以置信”。故事呈现了两位女性因身陷多妻制

婚姻而遭受的痛苦,指出摩门教会是万恶之源。
玛丽亚·沃德在《摩门教徒中的女性生活》中采用

第一人称叙事,着力打造怀疑与惊惧的气氛。小

说中“我”既见证了年轻无辜的爱伦在摩门长老压

榨下的悲惨遭遇,也见识了冷酷无情、助纣为虐的

布雷迪什夫人逼迫监管年轻女性、为长老遮掩罪

行的丑恶嘴脸。这两部小说与《先知》和《摩门妻

子博阿迪西亚》共同推动第一代反多妻制、反摩门

小说走向高潮。在这些作品中,笃信摩门教的女

性角色多呈现出残酷刻板的性格特征,而那些个

性较为鲜明的女性,则难免遭受摩门教徒诱拐或

胁迫的命运。
反摩门小说的盛行要部分归功于廉价小说,

即“一角钱小说”(dimenovel)的兴起。亚历克西

斯·托克维尔在1835年便预见了这种小说兴起

的必然性:它们“易于获取,便于阅读,且无须深入

思考便能理解……书中充斥着泛滥的情感和令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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错愕的情节……比大部头更具有吸引力”[24]。这

些作品虽然文学价值有限,但它们巨大的市场占

有率对社会事务和大众观念都产生了深刻的影

响。虽然早期的摩门人多来自美国东部和欧洲,
但一贴上摩门标签,便足以让人们立刻心生厌恶。
反摩门小说通过文本“再现”的方式,在普通读者

群体中,固化了文学作品中的摩门女性人物形象

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摩门女性的观念,将她们定

型为那个时代西部独特的文化符号。
摩门族群内部对多妻制也不乏反对的声音。

范妮·斯坦豪斯撰写的回忆录《知无不言》由《汤
姆叔叔的小屋》的作者斯托夫人为其作序,揭示了

摩门多妻制的欺骗性和荒谬性,轰动一时。哈佛

大学摩门研究专家比彻教授认为:“她(范妮)的初

衷也许在于攻讦摩门教徒,主要是攻讦领导人物,
但此书却给摩门女性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。”[25]

杨百翰的前妻安·伊丽莎·杨根据自身经历创作

了《第十九妻》,揭露摩门女性所遭遇的不幸与不

公。她们二人受邀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说,客观上

增加了反摩门小说的可信度,也激起摩门主题小

说创作与阅读的市场效应。很多美国人并未去过

犹他,但这不妨碍他们通过小说、回忆录、反摩门

书籍以及流行讲座,来“想象一个等待救赎的放荡

享乐之地”[26]。

19世纪80年代的反摩门小说以《拉图尔夫

人的命运》《诺斯菲尔德长老的家》和《索多玛的苹

果》为代表,将反摩门书写推向高潮,为联邦政府

通过并实施针对摩门的制裁法令奠定了普遍的社

会舆论基础。在《索多玛的苹果》中,沃内太太的

回忆震撼人心:“我还记得在我的一生中,曾多次

向上帝祷告,让我的孩子,我亲爱的女儿,死在一

无所知的儿童期吧。这远胜过摩门女孩成年后注

定要遭受的多妻命运”[27]。“对某一时期文学进

行研究,不仅包含历史本身的问题,也涵盖与历史

相关的问题,二者均需多角度地重访历史。”[28]考
察反多妻制小说中的摩门女性形象也是如此,不
难看出,她们多被塑造成受害者,少有生活的乐

趣,成为家庭和社会中被随意放置的傀儡。反摩

门小说促成了美国民众对摩门女性的定型化想

象:她们精神和肉体上饱受摧残,生育能力下降,
孩子死亡率高、孱弱畸形。

摩门多妻制经历了隐秘实施 公开推行

广受批判 法令废止 死而不僵等多个

阶段,催生了纷乱的社会心理,为作家的创作提供

了素材,并被赋予了专属这一时代的文学想象。
需要注意的是,这场以纸笔为武器的道德捍卫战,
也是美国国家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序曲,它诞

生于美国内战和种族冲突的大背景下,根植于西

部边疆,构成了一段不可忽视的历史存在,是美国

西部文学中很值得探讨的一章。

三、投名状:后《宣告》时代摩门

女性形象同质化转向

  废除多妻制的《宣告》在1890年颁布,反摩门

运动取得了最后的胜利,这既是美国政府法令制

裁的结果,也是社会舆论和民众意志的胜利。但

“约瑟·斯密将两个复数概念联系起来 多妻

与多神 想要将这两个基本信条切分开几乎是

不可想象的”[6]89,所以很多摩门人此时依然对多

妻制这一饱受诟病的教会律令有着异乎寻常的坚

持。这是个不愿放弃却又无法坚守的矛盾挣扎时

期,后《宣告》时代的“家园文学”首先塑造了贞洁

道德的摩门女性文学形象,继而推出兼具族群特

色与美国属性的同质化摩门新女性形象,并以此

为投名状,向美国主流文化示好。
反摩门文学在此前长达40余年的口诛笔伐

彰显了文学创作具有的强大社会影响力,这迫使

摩门族群不得不将书写摩门、宏扬摩门的“家园文

学”视为族群建构的头等大事,树立贞洁而道德的

女性形象不仅可以为失去传统定位和价值判断依

据的摩门女性提供精神指引,还成为赢得主流文

化接受和认可的一条方便有效的捷径。“家园文

学”虽然早已存在,但是直到1888年才由奥森·
惠特尼正式提出,在宣讲中他呼吁摩门作家,“你
们是世人的榜样,不要成为他们的附庸!”“我们将

会拥有数位属于我们自己的弥尔顿和莎士比

亚。”[29]这一主张体现了当时摩门族群在世界观

上的乐观主义倾向,即摩门文学的繁荣是可以预

期的、逻辑上的必然结果[30]。在“家园文学”阵营

中,半月刊《妇女典范》和《少女期刊》大量刊登了

伊丽莎·斯诺、苏萨·盖茨、埃米琳·威尔斯、约
瑟芬·斯宾塞等女性作家的小说、诗歌和散文。
斯宾塞的短篇故事《试炼》突出强调了婚姻的神圣

性。“我觉得有必要提前告诉你 除非在圣殿

举行婚礼,否则我不会嫁给你 无论如何必须

这样!”[31]这些作品“由女性撰写,写女性之事,并
服务女性。通过这种渠道,她们能够参与女性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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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获得权力的论争之中,为确立积极的性别意识

提供了助力”[32]。盖茨的长篇小说《约翰·斯蒂

文斯的求爱》被认为是第一部摩门小说[33],立意

于净化年轻女性的性观念,引导她们按照圣约结

婚,提高下一代族人的道德标准。女主人公迪安

莎身陷恋爱纠葛中,遵循摩门“永世婚姻”的神谕

嫁给了正直可信的约翰·斯蒂文斯,得享幸福与

荣耀;而故事中迪安莎的好友、她的反面参照物艾

伦,则被非摩门男友射杀,落了个悔不当初的结

局。如此叙事,一方面可以看出作家故意淡化当

时依然“阴魂不散”的摩门多妻制语境,向主流社

会道德标准作出靠拢的姿态;另一方面,也借此来

凸显摩门族群对天国婚姻的维护与依赖,强化族

群道德意识,设定摩门“好女人”标准。由此可见,
“家园文学”取得的初步成果为摩门女性形象赋予

了象征意义,以此引导犹他女性衡量并确立新的

自我归属,逐步摆脱了固有的负面形象。
在赢得主流社会认可的诸多尝试中,兼有族

群特色和美国属性的摩门女性新形象的塑造成为

摩门书写的当务之急。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

间,第三代摩门作家已经习惯了面向美国东部进

行创作,他们虽然在摆脱还是依托地方文化的两

难抉择之间纠结摇摆,却取得了这一地域前所未

有的文学成就。享有“犹他第一女才子”[34]美誉

的弗吉尼亚·瑟恩森于1942年出版了《比天使小

一点儿》,这是第一部真正广泛得到认可的摩门小

说,它汇聚了早期殖民过程中的土地之争、迁居、
多妻制、与印第安人交往等叙事元素。穆德在《摩
门与文学》中指出,瑟恩森时代的摩门作家“面临

着艰难的挑战,既要创造出可被理解的人,又要创

造出可被理解的摩门教”[35]。《比天使小一点儿》
做到了这两点,成为摩门“家园文学”向美国文学

过渡的成功之作。小说中,后加入这个家庭的女

性莱维特顺从、勤劳、无私,几乎是完美的传统女

性信徒,女主人公摩茜则与她截然不同,代表着摩

门内部为数不少的“嗣子信徒”,二者之间的明争

暗斗展现的是犹他女性文学形象在此时发生的裂

变。在昔日的摩门王国日渐破除封闭状态,或主

动或被动接受美国主流文化的大趋势下,“忠诚至

上”的女性品质遭遇挑战,在瑟恩森笔下摩茜接受

洗礼、加入摩门是出于对丈夫的深爱和敬重,在专

制权力下她拒绝盲信盲从,甚至鼓励孩子们去抗

争,能够在承受时事变迁带来的压力同时保持清

醒,是更具美国风尚的摩门新女性。这部小说重

构了族群故事发生的历史语境,消解了摩门习俗

的神秘性和怪诞感,将多妻制书写成为历史阶段

故事,以或然的摩门文学叙事叩开了美国主流接

受的大门。她展现了新一代摩门作家族群书写的

矛盾纠结,也开启了创作能够被教徒与非教徒共

同认可的摩门小说的无限可能。
当小说中的摩门儿童与非摩门孩童结为玩伴

时,当摩门形象慢慢闪现在西部融合景象中进而

驻留时,当人物的言谈不再刻意强调对摩门的拒

绝和贬抑时,新的摩门文学图景日渐鲜明。这样

的族群女性形象是“家园文学”作家将西部先驱者

意识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仕女观念(以家庭为中心、
虔诚、贞洁、顺从)[36]融合的产物,是他们急切扭

转自身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负面印象、建立符合

主流社会审美标准的意愿表达。“二战”后,摩门

的族群书写走向辉煌的同时,也越来越主流化、美
国化,曾经刻意凸显的族裔特色也呈现出被淹没

其中的趋势。

四、结  语

摩门女性形象的嬗变,是时势变迁中主流社

会从排拒到接受态度转变的直观表征,呈现出美

国西部民族融合大趋势下被遮蔽和忽视的文化裂

痕。摩门经历与美国西部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,
两者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,相比特纳认为边疆经

验形成了美国的个人主义、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

的西部假说,摩门无疑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反

例[37]。摩门女性形象在摩门人创作的作品和反

摩门作品中呈现出显著的双面特性,并随着犹他

地区与联邦政府关系的变化而发生戏剧化的变

化。纵览180余年的发展历程,“摩门文化、社会

形态、宗教影响力的确立、有限同化于主流进而向

世界拓展,可谓是美国国家集体无意识形成的一

个典型缩影”[3]。通览摩门文学作品,“从约瑟·
斯密去世到1938年为止的百年中,摩门信徒没有

为国家市场创作过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。实事

求是地说,我们创作的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实

际上都没有超出摩门族群范围”[7]。但摩门女性

形象塑造却突破了“小民族文学”的局限,传达了

这个族群在性别角色、婚姻观念、性道德、救赎使

命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认知,她/它承载着摩门人

的凝聚力和族裔精神,表征着这个族群的现实诉

求和未来愿景,为我们进行摩门作品阐释提供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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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依据,成为中国学者剖析其族裔特质、价值取

向与伦理观念的有益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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